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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唱，花儿开。 踏入云上南清村
的那一刻，尘世的喧嚣仿若被一道无形
的屏障隔绝在外，人仿佛被静谧与悠然
轻轻包裹，融入一片清新之中。

村道小径，三角梅丛丛簇簇，迎风绽
放，红紫缤纷。有些花瓣上还挂着点点露
珠，在微光中闪烁，晶莹欲滴。还有些我
不知名的花卉，色彩斑斓，微风拂过，摇曳
生姿，向人们展示着春天的美好。路边湖
畔，草木葳蕤，那丝丝缕缕清甜的草木香，
透发出大自然惠赐的独有芬芳，纯粹而质
朴，直沁心脾，令人心旷神怡。

山中有湖，湖中有景。天鹅湖位
于广场侧面，微风拂过，清波荡漾，湖
中黑天鹅三五成群，时而掠过水面，时
而游于水中，情性地嬉戏着，享受着阳
光抚慰，抒发出对春光的眷恋。此时，
只见游人纷纷驻足湖畔，欣赏着小天
鹅的稚趣。

南清之景在于山。抬眼望去，南清村
周边山峦连绵起伏，叠叠层层。山上植被
繁茂，四季常青，将山体装点得郁郁葱
葱。阳光穿透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陆离
的光影，如梦似幻。山雾如轻纱般缭绕其
间，给这巍峨的山峦增添了几分神秘而朦
胧的美感，仿若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
南清村静静地躺卧在山谷中，忘情地吸吮
着天地之灵气，出落得如仙子般的秀丽，
如此印象，美不胜收。

清幽而具特色的民宿，是南清村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沿山径而上，错落有
致的民宿点缀在村落山坡，展现着雅致
新村风貌。这些民宿，各具风情，各显风

姿。有庭院的别致、有亭台的雅典；有小
居的轻盈、有大宅的堂皇；有书香之小
院、有田园之野筑，令人目不暇接，赞赏
不已。倏见民宿处车马往还，游人出入，
来此度假的游客还真不少呢。

坐电车至山顶，一尊大石映入眼
帘。大石高耸，上面见有三石峙立，似三
人翘首望青天，这就是南清地标：三仙
石。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三仙石故事给
人们带来了无限遐想，成就了一方神话，
寄托着村人对幸福的向往与祈盼。

转过半山，忽见一涧婉转而来，水质
清澈澄明，游鱼可见。涧水沿着山势潺
潺流淌，水声宛如灵动的音符，演奏着一
曲曲美妙的自然乐章。水清得如此可
爱，我不禁伸手探入水中，凉意瞬间从指
尖蔓延至全身，驱散了旅途的疲惫与燥
热。轻轻捧起一汪涧水，送入口中，清冽
甘甜，如饮仙露，游人们莫不感慨这大自
然的馈赠。

身处南清，有着画般的感受，诗般的
陶醉，短短的半晌，游意未尽也足以令人
忘怀。离开的时候，我想，随着景区的继
续打造，随着乡村文化的大力振兴，南清
必将以更婀娜多姿的美妙，谱写出大自
然的绮丽诗章。

云上南清，你是大自然遗落在人间
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一个人间仙境。在
这里，我沉醉于山水间恬静与清幽，忘
情于鸟语花香，陶冶于草木菁华，忘却
了尘世的纷扰，只愿与这自然的美好长
久相伴，让心灵在这片净土中寻得永恒
的宁静。

寻幽云上南清
■ 李伟立

开春后，我决定造新房。
雨后，空气挺好。石灰线画好后，我

却突然伤感起来，于是又在坍塌的老屋废
墟里翻找旧时光。

断墙根斜插着半截竹筛，西南角的篾
条被老鼠啃出一个口，豁口处垂着几绺野
藤，紫花在微风里轻颤。碎竹屑间滚出几
粒陈年黄豆，黄豆的虫蛀孔洞里泛着锈
色，像极了祖母耳垂上褪色的耳环。

高州的春日时时有风，风掠过筛眼
时，我看见三十年前的晒谷场，青石板早被
水泥抹平了，可祖母赤脚踩在春寒里的足
音还在耳畔。她脚背凸起的青筋像老竹
根虬结，拇指第二关节永远结着褐色茧子
——那是生活给她的礼物。

祖母旋竹筛筛黄豆的身影是我小时
候记忆最清晰的剪影。祖母的布衫扫过
金黄的豆浪，筛眼漏下的碎阳光把豆藤豆
荚织成蛛网。那时总有麻雀在筛影里偷
吃豆子，当西南风掠过时，筛底忽地被吹
得掀起，麻雀就被惊飞到我家的瓦顶上。
这时祖母用围裙角压住筛沿，像在安抚一
尾挣扎的鲤鱼。

等到后来几年，家里决定不再种植黄
豆了，老竹筛蜷在檐下可怜兮兮看最后一
茬黄豆收入瓦缸里。

三十年后的我，脚踩着老屋废墟的瓦
楞枯草木，脚下发出嘎嘣的声响。这时燕
子衔着新泥掠过老竹筛的伤口，腐朽的篾
条缝隙里卡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旧阳光。

这些年春雨像我一样总爱敲打往事，
湿漉漉的残砖败瓦被我踩得咔咔巨响。
我又在瓦砾堆里看到一块青石。我知道
这青石是一块石头雕成的石艾糍模，在我
们老家叫“籺印”。

我扒开碎砖瓦，方正的石头艾糍模半
埋在灶台旧址。艾糍模有一个角缺了，缺
口积着黑亮的油垢，那是我七岁时偷吃糯
米籺时它被磕出的伤疤。这个伤疤现在
瞅准机会瞪着我，跟我的目光对视。我透

过三十年的目光，看见缺角处黏着经年的
糯米粉，这是岁月结成的痂。我执拗地认
为石模凹槽里还蜷着干枯的艾草渣。

雨水泡胀的艾糍模身下的一张垫纸，
纸上“丁财两旺”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石模背面沾着青苔，我闭眼仍能听见糯米
团子压进凹槽的闷响。祖母在春分采的
艾草最是鲜嫩，她指甲缝里的青绿要过整
个端午才褪尽。新蒸的艾糍揭笼时，白雾
裹着艾香撞上面颊，籺上的寿桃纹在蒸汽
里颤动，缺口处的花纹总比其他地方深
些，像是被岁月多摩挲了几轮。祖母说缺
角处的纹路要留得深些，好让牵挂有个落
处。这句话让我想到三十年后城里糕点
铺的塑料模具压出的寿桃纹工整得叫人
心慌。那些规矩的纹路躺在玻璃柜里，泛
着冷冰冰的光。不像老石模压出的籺，露
水未干时，缺口处的寿桃纹总在晨光里轻
颤，恍如真正的桃叶在风里翻卷。

推土机终于来了。驾驶推土机的师
傅是我的小学同学。那日，我的祖母端着
碗给我两个调皮的孩子喂饭。如果祖父
不是去世得早，四代同堂多好。那天我看
着石模在推土机履带边缘滚了出来，我捡
起来，我看着这籺印黑色的缺口，像枚褪
色的邮票。这些积压了三十年的记忆信
件，一下子又寄给了我。

老屋废墟不远处，是村边的野溪。我
看到几个孩童用豁口竹筛在捕野鱼，篾影
随波折成破碎的十字纹。困在筛框里的几
条白条鱼，粼光晃碎水面，恍如那年祖母对
付着的那些蹦跳的豆子。小溪对岸田埂上
歪歪扭扭晒着些土饼，是那几个孩童用我
家那个老石模扣的泥坯——数十年前的寿
桃籺正托着新长的艾草，如同筛底漏网的
金豆在瓦楞间生出的绿蔓。

正追着我两个孩子喂饭的祖母，被阳
光照到脸上。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只
是听到她漫不经心说了一句：“不用多少
日，这里又是一座新屋了。”

旧物记
■廖赶牛

茂名滨海新区电城文化客厅由
我服务多年的办公场所改建而成。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正如我最尊
敬的领导所说的“有缘”。

为整合资源，节约开支，充分展
示电城镇悠久璀璨的文化，镇党委、
政府决定把我工作所在办公场所改
造为电城文化客厅。我秒速反应，
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仅用半天
就腾空原来的办公场所，让位文化
客厅建设。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有序的施
工，在镇党委主要领导精雕细琢下，
一个明亮、简洁、大方、温馨的文化
客厅在蛇年的春节前展现在人们面
前，喜迎八方来客。

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第一
批“客人”，慢慢品尝着电城的土特
产，品味着电城的风土气息，品阅
着电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电城
人民的奋斗史、革命史……豁然
发现我老父的名字多次出现在电
城革命史简介上与《电白党史》出
现的名字得以印证，同时还有杨
瑞芬、黄天冒、黄履国、黄鸿慈、黄
鸿瑞等熟悉的人与名。我的心灵
受到了深深的碰撞，仿佛看到老
县长杨瑞芬三伯骑着那辆廿八吋

“凤凰牌”自行车缓缓向我家走来，
“波仔，我又来了”铜锣般的声音犹
在耳边，黄鸿慈伯伯蹲在我家墙角
啃番薯，还有一帮离退休老干部在
我家看报纸、传阅文件、讨论国事
家事，有时争吵到耳红面赤的画
面。我仿佛又看到我老母亲为这
些老同志准备午饭忙碌的身影。
我那时候经常想为什么总在我家
相聚呢？噢，原来我父亲是中共游
击小组“组长”。

我沉思着从客厅慢慢走出来，
我感受到电城镇在党委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区面积翻倍拓展，沿街店铺
都换上了青砖灰瓦的“新衣裳”，美

丽大方。城区路面全部黑底化，乌
黑发亮。农贸市场全部超市化。镇
政府规划的自产自销区挤满了卖土
货的乡亲，人声鼎沸，秩序井然。

父辈们求学的学校现在是我
们电城最豪华的建筑。学校低入
高出，升学率逐年提升，培养着一
茬又一茬为国建设、为家乡争光的
大学生。

特别是近两年来，镇党委的主
要领导带领全镇干群“动口”又“动
手”，“用心”又“用情”，把不可能变
成可能。“百千万工程”典型镇、村建
设顺利通过各级验收。“七个一”工
程亮点纷呈，人民公园、体育公园、
休闲公园、街镇夜景等成了新的网
红打卡点。

我漫步在古城街头，摩托车、共
享单车、小汽车与行人和谐共存，有
序穿梭。酒楼食肆生意兴隆，一座
难求。商业市场货物琳琅满目，各
行各业繁荣兴旺。体育公园里的

“好心电城杯”市级篮球邀请赛精彩
酣战；村 BA”村级篮球赛在 160 平
方公里的大地上精彩上演；民俗文
化巡演唤起古城人民的乡愁……

呜……又一列火车满载货物奔
驰在电城的热土上，往返于深水大
港与世界各地，按下了电城高质量
发展的快速键。

我看到了热电厂的烟囱正在冒
着袅袅白烟，电城这座滨海小城成
了名副其实的“电城”，终结了电城

“无电之城”的戏说。
东华能源、深水大港、马店河储

能工业园区、益海嘉里、道道全、保
利大都会、海景明珠、华南师范大学
滨海学校等等一座“港、产、城、乡”
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

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父辈们
孜孜以求、为之奋斗的宏图愿景
吗！如果他们泉下有知，一定会笑
逐颜开。

逝者如斯，后辈当努力。

观电城文化客厅有感
■ 黄波

春雨沙沙
妈妈种的
黄瓜苗懒洋洋地探出头来了
豆角苗也怯生生地拱出地面
南瓜苗，冬瓜苗
甚至菜畦边的小草
都张开了惺忪的睡眼

老屋鱼鳞般的瓦片
绘制着无数条五线谱
雨水汇成一滴滴珍珠
灶台边
妈妈举起的锅铲
上下飞舞
演奏着炊烟之歌

黄昏
疲倦的游子
急匆匆地往家里赶
妈妈在
家就在

春天赋
■ 杨旭华


